
这几年我每年都要回一次故乡，有
时候因为想不到的事情，要回去两次。

在异乡和故乡之间穿梭，心头难免
要生出关于乡情的情结来。

在故乡的时候思念异乡。在异乡
呢，又幽怀故乡，身心总是这样隔开着，
自我摧伤的时候就多了。眼前的南明
河毕竟不是故乡的昭苏太河，身边的人
和事呢，更是陌生而懵懂，探询不入，
只能自我幽闭。昭苏太河在平原上
翻滚着身子游走，平原上只有松软的
泥土，任由着她的性子，任由着她展
露野性，就算是她想疯狂一下，厚厚
的黑土也只把胸怀向她敞开。无论
是长天烈日，无论是明澈的星空，都
是她流势里的背景，多么宏阔的景观
啊。夜雨一丝丝垂挂下来，每一丝是
每一份叮咛，早晨那玫瑰红的霞光从天
边抹去，多像一个美丽的问候呢……晨
烟泛起，村庄里弥漫着食物的醇香，日
午到黄昏，她可以尽情地舒展着身躯，
黄昏晚照是那么绚烂，那么宁静，把人
间所有的颜色铺在温柔的水中，就像个
钟情的人儿把蔼蔼的目光弥漫过来，这
个时候，什么都沉醉了，家乡的唢呐捏
在艺人的手中，而他的嘴唇嘬来嘬去，
随时要吹上一支曲子，只要唢呐响了，
一切又换了风气。

故乡是个童话一般的世界，沿着河
岸铺排过去的田野，是那样的舒张铺
张，引人心性辽远，回味往昔生活那追
风逐日的放达。流风中的野歌，阳光下
的尘世，让我随时能从现实回望历史；
村庄里的宁静，城市中的喧嚣，各具一
格；淳朴而风情的女人，侠义而旷达的
男人，朴素醇厚的老人，顽皮伶俐的孩
童，让我时不时就能想起人情的温暖；
可是，这一切都遥远开去，成为我生活
的背景，亲情、爱情、友情，是我遗失的

三枚晶亮衣扣，我就穿着没有了扣子的
衣服在异乡飘荡，面对着眼前如此陌生
的人事，和无法看清的将来，我只能以
腼腆的形容幽闭着我自己，同时也幽闭
着异乡和我的关系。

甲秀楼是黔中古阁，始建于明万历
二十六年（1598年），在南明河中的万鳌
石矾上，是三层三檐且四角攒尖顶的阁

楼，其构造是古建筑史上独一无二的，
被贵阳人看成贵阳的骄傲，贵阳城的文
明象征。我只要立身窗前，就能于一层
水汽中凡见它的身影。此楼规格肃静，
格调古朴高雅，有浓郁的古韵遗风，历
代文人墨客在楼阁中题咏甚多，清人刘
玉山所撰长联是此中一例，堪值一录：

上联：五百年稳占鳌矾，独撑天宇，
让我一层更上，茫茫眼界拓开。看东枕
衡湘，西襟滇诏，南屏粤峤，北带巴衢；
迢速关河，喜雄跨两游，支持那中原半
壁。却好把猪拱箐扫，乌撒碉隳，鸡讲
营编，龙番险扼，劳劳缔造，装构成笙歌
闾，锦绣山川。漫云竹壤偏荒，难与神
州争胜概。下联：数千仞高凌牛渡，永
镇边隅，问谁双柱重镌，滚滚惊涛挽
住。忆秦通棘道，汉置戕河，唐靖且兰，
宋封罗甸；凄迷风雨，叹名流几辈，销磨
了旧迹千秋。到不如成月唤狮冈，霞餐
象岭，岗披凤峪，雾袭螺峰，款款登临，
领略这金碧亭台，画图烟景。恍觉蓬州
咫尺，频呼仙侣话游踪。

这一联算不上绝响，却能旁证我的

异乡，无论是位置和气韵，都在里面了，
虽然中间文色不少，客观上掩盖了夜郎国的

“小性”，同时也暴露了“自大”的豪情。
光绪十二年状元赵以炯，少年时代

骧学于甲秀楼附近的贵山书院，曾有诗
言志：“一上上到赵家楼，目击江翰气横
秋；眼前若无三山堵，看破江南十二
州。”看得出，这位只在紫金皇城无聊了

十几年的状元，原也是个气大才粗之
人。赵状元入仕之后于光绪十四年出
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光绪十七年出任提
督广西学政，光绪二十一年回京出任礼
部会试顺天同考官。光绪二十六年其
母陈氏病故后，丁忧回籍守孝三年，在
学古书院做起了主讲，于光绪二十九年
入京复职，后因仕途艰难辞官返乡在青
岩讲学，光绪三十二年八月，青岩家中
病故，终于４９岁。观其一生，是然科
举考场上灿烂了一把，余事竟然碌碌，
工作上也就是在教育部门行过场的差
事，不过尔尔。这正应了一句成语，南
橘北枳，西南一个学界神童，到了北边，
全然不是那么个样子了。

赵状元的样子说明一个问题，人不
能失了风俗的根基。多年前从一本科
普读物里了解到一种生活在热水中的
鱼类，这种鱼必须在摄氏 100 度以上的
水里才能生存，所以它们的家园只能在
熔岩附近的水域。

贵阳有许多东北人，都是三线建设
时迁移过来的，这些乡亲们早就异乡做

了故乡，我偶尔羡慕他们那溶入的样
子，也恨自己不行。去年我曾经主持过

《贵州民族报·民族文学周刊》的工作，
有和异乡人接触的机会，也有走访州县
的方便，看这里民族各异的风情，入过
山门，进过寨子，也跟苗族少女、水族少
女站在一起照相。也跟布依族、土家族
兄弟长桌豪饮，甚至还被热情逼迫破天

荒吃过他们夹过来的“大肉”，临别时
胸前还挂了含义美好祝福的“彩蛋”；
欣赏《布依八音》、《苗族板凳舞》，居
然也被省作家协会拉着在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研讨会上说了一上午话，随
后就有一些文学青年往我信箱里接
连塞稿子……去《山花》蹭酒喝，和这
里的作家朋友们“吹吹牛”，去花溪吃
过臭豆腐，到青岩品尝过猪脚，节假

日里，还要被家人拉去郊区景点散散心
……总之，我就是感觉上溶入不进来，
处处感到隔阂，这隔阂感不是“滴滴
疙”，而是“天，惨咯噢”。

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少有的那么
几个，完全习惯了夜晚醒着、白天睡觉
的人吧。我拥有几乎所有的夜晚，只有
在夜晚里，在完全黑暗的情况下，读书
或者写作，紧张或者闲散的时候，听着
楼前忽然跑过去的马达声，才感到这里
的一切和故乡有些相像。我要是想到
这异乡的人了，就感觉他们和接连不断
从我楼前裸奔过去的马达声一样，熟悉
而陌生，让我的心里透着焦虑和烦躁。
这种时候，我就容易想起故乡的朋友，
还有我们之间发生在过去的一些事，还
有……天已经亮了，异乡的鸟们开始站
在树上婉转稠啾了，南明河畔的马路上
开始有背着竹篓的贵州人在汽车的缝
隙中行走了，这个时候，我北方的母亲
也已早起了——在昭苏太河北岸的村
庄，升起古老的炊烟。

我就是这样的男人，虽然在荧
屏上演的大多是硬汉。可我知道，
在感情这个“战场”上，我有多么
的不堪一击。我不想再输下去了，
而且，我实在也已经输不起。

我不想重蹈前两次婚姻失败的
覆辙，对于传统家庭出身的我，这
些都是我羞于启齿的事情，所以这
次难免慎重。而相识这么久，我眼
里的小娟，一直是那种贤妻良母型
的女孩。可以说，她是这个世界上最
值得我珍惜的人，如果我们真在一起
了，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不想
那种美好被打破，不想再伤害别人和
自己。

第一次求婚——收下了戒指，却
没答应

1999年2月14日，我鼓起勇气向
小娟求婚了。

我非常渴望能和这个善解人意
的女孩子共度一生。当然，我爱她，并
非只为她的善解人意，究竟为了什
么，我也说不清。漂亮？演艺圈里我见
过的美女如云；温柔？
我的身边不乏温柔的
女性。不过，我很眷念
跟她在一起的感觉，
一个眼神，一句话，我
就知道她的想法，关
键我们从不吵架。

这应该就足够
了。这就是我一直渴
求的那种家的感觉。

这次求婚我经
过了精心的策划，也
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情人节那天，我们都
在成都。我特地从法国定制的钻石戒
指如期到达。万事俱备，我换好衣服，
拿上玫瑰和戒指就兴冲冲地出门去
跟小娟约会了。

情人节约会是事先定下的，还有
小娟的其他一些朋友。不过，小娟可
不知道我心里还怀着求婚的“鬼
胎”。

到了约定的地点，一眼就看到
了小娟和她的几个女伴，当然，还
有那些女伴的男伴早就开始玩了。
说实话，我当时根本没有在意任何
人，心里就只有一个杨小娟，我牢
记着自己此次的使命是为求婚而
来，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

直到今天小娟还会笑着说起我
那次的冒失和唐突。我旁若无人地
走到她的前面，先把玫瑰花束送给
她，然后掏出早就准备好的戒指，
郑重其事地对她说：“我向你求
婚！”

所谓关心则乱，那一次真的很
紧张。紧张到还说过其他什么都忘
了，据小娟讲，我好像也没有说什
么多余的话。开门见山，就那么直
通通地来了一句。

小娟还没有开口，那些男伴却
全都跑过来了，七嘴八舌地对我炮
轰：“吕良伟，你有没有搞错啊，
我们都买的花，你却买钻戒？”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自
己身边原来还有这么多人。我嘿嘿
一笑，没有理会他们的玩笑，只是
继续对小娟说：“原谅我，这是我
的全部家当了。”

盒子里躺着的那颗 4 克拉的心
形钻戒，在当时的确差不多倾我所
有了。接二连三地出状况，我已经远
不是以前那个出手阔绰的吕良伟了。
一颗钻戒，代表的是我的一颗真心。
小娟知道我的经济状况，我相信她能
理解我的心思，读懂我的意思。一个
男人，能在这个时刻把自己的所有都
送给她，这难道不足以表达他的诚意
和真心吗？

后来，小娟跟我说她当时突然想
起了一件事情：有一次我们俩约会，
我拿出了一个拉环，开玩笑地说要跟
她求婚。然后，还试着把拉环套到了

她的无名指上。她笑嘻
嘻地说：“你就拿个拉
环求婚啊，一点诚意都
没有。”我也并没有过
多解释。

其实她看见我悄
悄把拉环放进了包里，
当时还觉得奇怪。直到
我把尺寸刚好的钻戒
套在她的无名指上时，
她才恍然大悟，原来那
天我是偷偷测量她手
指的 size 呢。她也才明
白，我的求婚原来也是

蓄谋已久的。
她还说，当时她最感动的不是我

那颗价值不菲的钻戒，而是我的细心
与真心。在她看来，一个重情重义的
好男人固然不错，如果要能细心一
些，显然会更加完美。在她心中，可能
我就是这两种特质的完美组合吧。

可惜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她的真
实想法，看她脸上的表情变幻莫测，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看着我着急的样子，小娟“扑
哧”一笑，很大方地接过戒指，却
故意板起脸说：“戒指挺漂亮的，
我收下了，不过嘛……”

看见她收下了戒指，我刚要呼
出一口气，那句没说完的话却让我
放下一半的心又重新提了起来，我
急道：“我是很有诚意的，而且花
了很多时间去考虑，去给你挑选这
个戒指，而且是在法国定的，然后
再运到香港，我……”

小娟笑眯眯地打断了我的话：
“别着急，等我说完嘛。我的意思
是，我得先想一想。等想好
了，我再告诉你答案。你看
这样可以吗？”

“是吗？”婆婆自言自语，显然，她
对我们的说辞已不那么深信了。

公公抱着锦锦走出房间，直言不
讳：“是真忙还是假忙啊？”刘易阳和
奶奶跟着也来到了门口，这不禁让我
受宠若惊：如此宏伟壮观的场面，我
童佳倩怎敢当？我避重就轻，朝锦锦
伸手：“来，锦锦，别累着爷爷。”哪知，
公公躲过我的手，一扭脸回屋了：

“抱个孩子能有多累？”而这时，锦
锦两只小手正攀在我公公的肩膀
上，小嘴正微张，口水滴成了一条
线。然后，她一甩头，正好黏糊糊
蹭了我公公一脸。公公大笑：“这
小丫头，真是越来越水灵了。”

我啼笑皆非：口水等于水灵？
这未免也太牵强了。

奶 奶 也 跟 着 我 公 公 回 屋 了 ：
“是啊，是啊。”

“丫头比小子贴心啊。”这又是
我公公的声音。

我揉了揉耳朵，恍如隔世，上
一世我公公对着我婆
婆吼，一个丫头，用
得着天天抱着吗，而
这一世，我公公抱着
个丫头说贴心。

我在刘家还没把
屁股坐暖和，刘易阳
就提议回家了。公公
一直送到家门口，才
把锦锦交到我手上。
我 好 心 好 意 说 了 一
句：“您要是还舍不
得，就抱着她把我们
送下楼吧。”哪知公公
竟一尴尬，以为我嘲
笑他似的，回了我一句：“有什么
好舍不得的。”我讨了个无趣，却无
不悦。

在车上，我抱着锦锦坐在后
排，刘易阳坐在司机边上。我挥舞
着锦锦的小手，奶声奶气道：“爸
爸，爸爸。”司机反应快，一偏头：

“哟，这么小就会叫爸爸了？”我汗
直往下滴：“没有没有，我正教她
呢。”“爸爸，爸爸。”我又喊了两
遍。这次，总算是刘易阳有反应
了：“锦锦，什么事儿啊？”

“我妈妈说，今晚的月亮好美
啊。”自然，这话还是由我尖着嗓子
说出来的。

“美吗？就一小月牙儿啊。”刘易
阳贴着车窗往外看了看。

“我妈妈还说，爷爷对我真好。”
“可你爷爷曾经对你不好，你妈

到今天还耿耿于怀。”
“我妈妈又说，她知错了，她不该

口不择言。”
“哦？你妈真这么说了？”过了好

一会儿，刘易阳才微微侧过脸来，对
着我们后排问了这么一句。

“真的，她说咱们刘家个个是大

好人。”
刘易阳噗嗤就乐了：“锦锦，你知

道吗？你妈这张嘴，狠起来真狠，甜起
来也是真甜。”

我也偷偷乐了。今日的刘家之
行，让我明白了两件事，一是我和刘
易阳已然闹到了连貌合神离的“貌
合”都做不到的程度了，二则是刘家
诸位大人明显是希望我和刘易阳能
百年好合，就算是以我公公为首的他
们对我童佳倩本身有诸多挑剔，但传
统的观念令他们说什么也不会站在
第三者孙小娆的一边，所以，也许是
该我童佳倩采取行动，化解僵局了。

“爸爸，妈妈说她越来越没有自
信了。”

“怎么呢？”
“她越来越怕有小妖精缠上你，

她怕失去你。”我真是豁出去了，也不
管那多事儿的司机玩儿了命似的从
后视镜中瞟我。

“锦锦，告诉你妈，你爸爸我这辈
子无论如何，只爱她一
个人。对了，你还得告
诉她，这是我最后一次
说这话了啊，她来不来
就这么让我表白，我可
受不了啊。”刘易阳同
样豁出去了。

“爸爸，妈妈说女
人都是小心眼儿的，小
题大做的，而男人都是
耳根子软的，容易失足
的，所以她必须防患于
未然。”

“ 失 足 ？失 什 么
足？”刘易阳在座位上

扭了扭：“有什么足好失？”
这次，我童佳倩真是服软服得彻

底，因为我算是看明白刘易阳了，只
要我们的矛盾以及我的攻击不涉及
他所珍爱的亲人，那他的态度，实在
强硬不到哪儿去。这就好办了，夫妻
间只要没有第三者，那就是内部矛
盾，而只要是内部矛盾，那就是可以
通过自身调节来消除的。

“我说，你们俩可真逗。”司机
还是忍不住多嘴了：“不对，是你
们仨，得加上这小家伙，她可是关
键人物啊。”

这一夜，是我和刘易阳自打搬
家以来，同床共枕的第一夜。锦锦
很配合，早早就睡得口水横流了，
好像知道她妈跟她爸有很多话要说
似的。我和刘易阳躺在床上，头抵
头，脸对脸。“易阳，以后别再把
我一个人扔下了。”“扔下？童佳
倩，你气人的时候，我岂止想把你
扔下？我真恨不得从来没认识过
你。”刘易阳嘴上说着“恨”，行动
上却是吻了一下我的嘴。

“你说，夫妻间吵架，
分得出谁对谁错吗？”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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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散散

故乡在异乡之北
吴海中

沈从文先生说：“一个战士，要么战
死沙场，要么回到故乡。”可见，在沈先
生心中，故乡对于战士而言，是同沙场
并重的一处灵魂的栖息之所。或许由
于职业原因，故乡在当下仍是军人抒情
的重要指向，乡情之作在军旅文学中仍
占有相当比重。耿君宇诗集《耳朵的烟
花》，作为他解甲之后的作品，似乎有意
把沈先生这句颇有深意的话语引申开
来，似乎要用那些灵性飞动的诗行勾勒
出战士“回到故乡”后的生活和思想。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他对曾经的军旅生
活的回望眷恋。

当兵的人，都习惯而亲切地把驻地
称为“第二故乡”。因为在或长或短的
时间里，那块土地滋养了我们，那里的
人们与我们水乳交融，那里的生活方
式、民俗民风、价值观念，影响、塑造甚
至改变了我们。耿君宇曾在驻滇某部
服役多年，那片曾被热血浸染的土地给
了他战士的风骨，彩云之南各民族的万
状风情在他心中储满了诗歌的元素。
在离开军营、“回到故乡”之后，曾战斗
生活过的地方却在耿君宇头脑中鲜活
起来，点滴记忆不时凝成诗行。难怪，

《耳朵的烟花》第一辑就是“印象云
南”。或许是那次拉练，让他感慨“车把
我搁在云端／眼睛被云雾缠绕／这是
1994 年的夏天／我的第二故乡／它跟
在我的后面（《1994·富宁》）；或许是祭
奠烈士时，他以军人的视角看见“苞谷
长势喜人／一株株吐着红缨／列队完
毕／只等一声令下／准备出征（《麻粟
坡》）”；或许是难得的一个周末，他发现

《谁家的柚子忘收了》，他说“我怕人偷
去，守着那棵树／整整一天／果子个个
诱人／我把它们抚摸了一遍／十多年
了，我的手上／至今留有香甜”。

人们对某个地方的印象，往往是许
多细节组成的。耿君宇对云南的情感，

也是许多独具特色的细节和具象的组
合。他难忘鸡枞、臭豆腐、雪李、苞谷烧
的地道纯正，他怀念与蓖麻、芭蕉、木棉
花、凤尾竹、茶树林有关的往事，他一遍
遍深情地呼唤《瑞丽、瑞丽》、《版纳、版
纳，我的版纳》、《昆明啊，昆明》，他想起

《我和红河有个约》，他沉吟《腾冲，今夜
请将我拥抱》。这种感情如儿子之于母
亲、恋人之于情侣，颇为纯真，颇为动
人。或许由于已经离开军旅，在一种适
当的距离上，军旅生活和驻地情感的诗
性之美次第呈现出来。而且此时，诗人
的笔调也是闲适的，散淡的，轻浅的，疏
朗的。性情伴随感觉，一切娓娓道来，
偶有发现，深意即出，让人眼前一亮。
诗人笔涉军人独特的人情物感，及至我
们作为“小战士”时所共有心理萌动，都
于平淡中见奇趣，颇能引发共鸣。对于
安放过自己青春的地方，诗人不仅为她
的美丽和多情长久地沉醉，在离开之
后，还更深地体悟到她所蕴含精神气
质：那是一个能“把一条裙子／舞成一
团火（《木棉花》）”的地方，那是一个“决
不让一双鞋子／挡住去路（《赤脚》）”的
地方。这，既可说是耿君宇对那片土地
深情热爱的真正原由，也可说是他以诗
人名义对那片土地的命名和礼赞。

“回到故乡”后的耿君宇，虽然回到
了省城而并非原先生活的农村，但毕竟
在很大程度上回到了最初熟悉的生
活。有一年半时间，他被安排在黄河岸
边一个叫西吴庄的小村挂职扶贫。这
看是一种漂泊，而实际上，他在这个与

故乡非常相似的地方，一头扎进了故乡
的怀抱。积郁多年的乡恋乡愁，就在他
踏进西吴庄的那一刻迅速复活，他的诗
歌创作也就此跃上“高速公路”，清点诗
集《耳朵的烟花》中百余首作品，几乎全
是此间写就。在繁累的工作之余，在帮
助乡亲们谋发展、奔小康的空当，他记
述农家喜事，抒发实现“村村通”之后新
农村的深刻变化。他在诗歌中会晤“村
支书吴道进”，探索稻草变作“黄金绳”
的致富经，与“磨刀匠”拉家常，感慨“民
间英雄”的壮举与柔情……作为农民的
儿子，耿君宇不仅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感
情，而且有着独到的爱与发现。“懒人家
那块棉花的花朵，都挣扎着／逃离黑色
的棉桃”（《秋天，一棵特立独特的麦
子》），把棉桃对母体适时的“逃离”与个
别人不知冬夏的“懒”对比，不能不说透
着农家的哲学；“镰刀，挂在迎风的墙上
／累了，我们都累了／大雪之前，我只
想歪歪斜斜地／躺在粮仓之上”（《秋收
之后》），农事带给人的劳顿与酣畅，尽
在其中了；“哦，大白菜，你将自己裹了
又裹／你要将冬天的温暖／全部带回
村庄”（《我听到白菜的卷心声》），田野
里最普通的物种，也有了人的灵气。还
有些诗句，悯农之情溢于字里行间。他
写《我扶起了一棵玉米》，在他看来，让
一棵垂死的玉米“又挺立秋天的枝头”
绝非假模假式的矫情，而是一件非常要
紧的事。他说“对于生长在雨季的庄稼
／一些果实／过早地溺死腹中”（《秋
殇》）。这悲天悯人的情怀，不是作为旁

观者的空叹，而是作为农民一分子发出
的沉郁的心声。也有一部分作品，耿君
宇把思绪寄予了生他养他的故乡。故
乡一马平川的大平原，平原上的秀丽的
龙湖，龙湖畔的古风、圣迹和天下黄花，
在他笔下如数家珍；那块“可以洗去我
一身疲惫”的湿地保护得如何，那些在
歉收之年险些被人“换了口粮”的树如
今命运如何，都令他神思系之。归齐
了，用他一句诗似可作注：“其实，我只
不过是／一粒飘在外头的种子／不论
长在哪里／都是你的庄稼（《耿楼》）。”

如果说耿君宇写云南的诗作是真
情的相拥，那么他写故乡的作品则可看
做是血脉的相融。前者，是诗人以战士
的身份深深地进入了生活；后者，是诗
人以“游子”的身姿回游到时空的脉
管。对故乡民俗、民风、民谚的会心，对
少年时早已铭刻于心的各类掌故的熟
悉，对乡亲们朴素心态的熟稔把握，使
他的笔触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我手写我
心”的真实，表现为驾轻就熟的从容，有
时也表现为一种“但说无妨”无拘无
束。这，使得“梦里水乡”、“一个人的村
庄”、“边缘生活”等其他各辑的作品多
了几许率性笔墨，几许大胆的开拙，几
许让人过目不忘的诙谐，几许独属于诗
人、独属于一个地域的认知与念想。

在沙场的另一端，在阳光普照的故
乡，一位曾经守卫和平的战士以笔为
枪、以笔为犁，守卫和耕耘着自己的原
野。他的轻吟浅唱，无论取材于身后的
军旅，还是着意于脚步的前方，其实都
是对和平的勾勒与写照。耿君宇深知，
有些诗歌或许如烟花般，只有“霎那的
美”，但他却执著地说“在我的怀里／在
我柔柔的目光里／呵护着你／一点一
点绽放”（《烟花，你霎那的美》）。对于
诗歌，还有什么比这更为恰切和自信的
表达呢！

在沙场的另一端抒情
——评耿君宇诗集《耳朵的烟花》

雷从俊

七里河路位于郑
东新区南部。最初按
照郑东新区编制道路
的网络、河流命名专项
规划，将位于郑东新区
南部七里河南岸，西起
货站街、东至中兴路，
长 4500 米，宽 25 米的路，叫
七里南路；七里河北岸，西起
黄河东路，东至博学路，长

5200 米，宽 25 米的路，叫七
里北路。为突出郑东新区命
名道路的特指性，路以河名，

体现历史的延续，实现
人 与 自 然 的 和 谐 共
处 。 2005 年 12 月 28
日，经郑州市地名管理
办公室批准，将位于七
里河南岸的名叫七里
河南路；位于七里河北
岸的名叫七里河北路，
沿用至今。

七里河路因七里
河而得名：七里河古名
龙须沟。因最近处距
郑 州 老 城 七 里 而 得
名。原位于管城回族
区十八里河乡和圃田
乡，现划归郑东新区。
该河发源于新郑县郭
店乡半坡桥村，分两道
流入管城辖区。西源
进入十八里河乡刘湾
村西之后，蓄水面积渐
大，1958年便在这里建
起了可灌 1500 余亩田
地 的 刘 湾 水 库 。 到
1975 年又在七里河村
西南建起了七里河水

库，可灌地 400 余亩。东源
从新郑进入南曹乡苏庄南
边，1959 年在这里建了一个
小水库，可灌地 200 余亩。
这样东西两股水从七里河村
东西方向流过，到圃田乡岔
河村北汇合为一。向东到中
牟县白沙镇经雍庄、后潘庄
入东风渠，长63.8公里，河床
宽 30 米，流域面积 741 平方
公里。是郑州市一条排涝泄
洪河道。

现如今，随着郑东新区
的快速发展，七里河已与金
水河、熊儿河、东风渠合称

“三河一渠”列入治理工程，
是解决郑州市区和郑东新区
的防洪、建设生态环境和良
好城市环境的重要举措之
一。通过水域地名凸现郑东
新区“水域靓城”的特点，现
今对河渠治理，疏河道，截污
水，引清水，砌坡岸，工程完
工后，“三河一渠”即将形成
靓丽景观，河道似白练，碧波
荡漾，岸坡如花园，繁花似
锦，处处美景惹人流连忘返，
在郑东新区内形成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

川西人家（国画） 王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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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河路与七里河
王瑞明 杜丰芮

《省委班子》的作者许开祯
认为，这部小说是目前为止他自
己最满意的一部，这是近年来少
有的既有精彩的情节，字里行间
又充满政治智慧的佳作。

小说主人公普天成是现任
省委秘书长，他小心谨慎，深谙官

场潜规则，然而政敌为了置
他于死地，在他工作和生活
的方方面面设置障碍。一
场 残 酷 的 政 治 斗 争 开 始
了。普天成和省委书记一

度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但普天
成凭借着超人的镇静和出色的官
场智慧，经过多方运作，为自己、
也为省委班子化解了这场危机。
正是在这种紧张的情节进行中，
本书向读者全景展示了省委班子
的斗争与权术、谋略与玄机。

《省委班子》
尚 蕾


